
壬寅虎年正月初一，由内蒙古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内蒙古曲艺家协会承办的“2022内
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与广大观众见面，人民网、
新华网、学习强国、奔腾融媒、正北方网、内蒙古
新闻网、内蒙古卫视文体娱乐频道等平台陆续
播出。

“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汇集了区内外
一批新创优秀曲艺节目，著名相声演员大兵、著
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著名曲艺艺术家柴京海、
柴京云、著名二人转演员闫淑平、二人台表演艺
术家王占新、青年相声演员杨钰海，以及内蒙古
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
曲艺团的演员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系列精彩的
曲艺节目，这台以“虎年春来早，曲艺送欢笑”为
主题的曲艺春节晚会为虎年春节增添了浓浓的
喜庆氛围。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唱响着时代的声音。
“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上，群口快板《虎年
春来早》、对口呱嘴《姊妹追梦》、小品《年夜饭》
等节目围绕近年来内蒙古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时代的风貌，体现了内蒙
古文艺工作者用文艺创作定格时代记忆、镌刻
时代历程的使命和责任。节目的创作与表演展
现了建党百年来，特别是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
史性成就以来，时代的变化带给人民物质和精
神层面的蜕变。这些作品让我们感受到文艺的
温暖和力量，也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过往曾经
动人的瞬间。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
涌。传统艺术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评书、地方戏和地方曲艺展现着
人民群众的情感，传承着民族的血脉。“2022内
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上，评书《康熙买马》、二人
转《大西厢》、大同数来宝《隔辈亲》、相声《杂学
唱》等节目通过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展现出人民

群众与传统艺术的血肉联系。这些脍炙人口
的传统艺术自流传以来，广受各地群众的喜
爱，并不断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注入新的时代元
素，再次证明着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民的滋养，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社会主义文
艺永恒的话题。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绽放再
一次让我们领略到“文艺创作的源泉是什么”，
感悟了生生不息的传统艺术和人民生活该如
何续写。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2022 内蒙古曲艺
春节晚会”的相声短剧《青春典当行》，通过表
现为了获取“结果”而甘愿付出“青春”和“健
康”的主人公，生动地刻画了当下社会生活中
一类人的心态，阐释了“年轻时拿青春换欲望，
老了拿钱买青春”这样一个带有人生哲学的命
题。作品在欢笑中发人深省，勉励人们珍惜光
阴，奋力拼搏，艺术效果可圈可点。晚会的群
口赞词《亮丽北疆内蒙古》以唯美的词句描绘
着美好生活的蓝图，营造了和谐家园的憧憬，
既是对时代的欢庆，也是对是新启程的祝福。
优秀的作品往往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优秀的
文艺节目也总是在带给人们精神享受的同时给
人以启迪。

四序开新律，九州度瑞年。“2022内蒙古曲
艺春节晚会”在喜庆欢快的基调中把观众带入
时代和艺术、现实与想象、欢乐与温情的多维空
间，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曲艺独特、靓丽的风
景。“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体现了在守正
中创新、寓教于乐、讲趣味也讲品位的艺术理
念，它是虎年新春中清新亮丽的文艺之歌，更是
新时代内蒙古曲艺人艺术精神的薪火相传。新
时代的文艺理应与人民情意相通，血肉相连，让
我们用心用情、有趣有品地讲好我们身边的故
事。

以曲艺之声赞颂新时代
——“2022内蒙古曲艺春节晚会”观后

◎王宏伟

随笔集《无花果也有似锦的春天》，
是安宁对年少成长岁月的最新记录。
这本书是安宁在跌跌撞撞成长的过程
中，对乡村生活的认知，对人情冷暖的
记忆，对悲欢离合的思考。这些故事既
是作家履历的沉淀，也是广博生命的淬
火，虽已远去，却又鲜活地跳跃在作家
笔下，并化为生命的永恒。而今的年轻
一代，因为与自然的距离，对土地、粮
食、油盐酱醋等生活元素的真实存在较
为隔膜，不妨让我们从阅读安宁的这本
书开始，跟随她的文字，去重新认识让
我们流连忘返的家园，认识这片大地上
的五谷、六畜、劳作、节气、树木、野草、
虫鸟，认识那些枝叶繁茂的草木：梧桐、
枣树、杨树、桃树、香椿……

安宁的笔下，桃花盛开，梧桐茂盛，
鸟儿啁啾，一幅呼之欲出的家园盛景
图。而马蜂菜、苋菜、灰灰菜、苍耳、蒺
藜、牛筋草等野草的影子，也在乡间自
由地飘摇。安宁一边盛赞着野草“锄不
尽，雨再生”的顽强生命力，一边记录下
农民对野草与庄稼争抢养分的人生烦
恼。这种细腻的人间观察，没有切身的
生活体验，就无法描写得如此趣味横
生。

安宁的笔下，也不乏蚂蚁、蛐蛐和
萤火虫爬来走去的足迹，以及玉米、葵
花、地瓜、决明子、苹果等散发出的诱人
的芳香。而青蛙和布谷鸟在大地上发
出的此起彼伏的声响，也永无休止。与
自然风物相互映衬的，则是人间的世
界。上学的孩子，串门的人，卖豆腐的
人，他们在学校、村庄、河流和乡间小路
上若隐若现，构成另外一幅热闹吵嚷的
世俗风景。安宁文字既道出了人们与

琐碎生活抗争的精神，也写尽了复杂现
实中的人生百态。在本书自序中，安宁
提及《聊斋志异》是她最早的文学启
蒙。或许，我们可以说，本书对读者生
活伦理、知识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真实构
建，与蒲松龄虚构出的悲欢人间，有着
奇特的相似之处。

安宁的笔下，始终隐藏着一个成长
中的孩子。她生活在乡村，向往长大后
能够抵达不可企及的远方。那个小小
的“我”，渺小犹如尘埃，除了自己的影
子，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她。她像一株
根系发达的野草，或者春天的麦子，隐
匿在万千的植物中，并因这样的浩瀚，
差一点连她自己也寻不见。一个人只
有收起眼泪，坚强地、晃晃悠悠地上路，
而且永不停歇地走，才会看到更广阔的
风景。也只有在诗意葱茏的风景里，我
们才会明白，一路勇敢追寻自我的真正
意义，那就是，你将与这个世界上所有
的植物、动物等生命一样，灵魂丰盈、饱
满，并最终抵达自由的人生境地。那
时，将没有什么事情再让你惧怕，你卑
微如一粒尘埃，却又勇敢如一枚沙粒，
在小小的贝壳中，慢慢磨成璀璨的珍
珠。无疑，这是安宁的这本书，给予每
一个生命的启示。

当安宁写下这本书时，内心早已从
容不惧。成人后的她，站在半空中，俯
视着年少时驮着厚厚被褥、孤独骑行在
乡间的自己，那个少年的心里，充满了
恐慌和自卑，但她又深深地渴望爱与呵
护。作者用一本书，代替童年的自己，
走到而今的她面前，微笑着道一声“你
好”。

从《山海经》《笑林广记》《浮生六
记》《红楼梦》《搜神记》，再到《傲慢与偏
见》《雾都孤儿》《简爱》《呼啸山庄》《百
年孤独》，作家自序中记录的这些滋养
了她的写作的书籍，也让她的生命趋向
饱满丰盈、悲悯开阔。而这本记录生命
成长的随笔集，也会让浮躁中的我们，
获得孩子一样的单纯与洁净，忘记尘世
的喧哗与躁动，只剩一颗心，洗去尘埃，
吐露芳华。犹如春天的无花果，生命中
没有怒放的花朵，却依然站立在阳光
下，耐心等待独属于它自己的硕果累累
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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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国家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代
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
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
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文化是民族的精
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
角。古人说：“文者，贯道
之器也。”新时代新征程
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
方位。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
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
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
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
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
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
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
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
奋斗的征程中。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
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
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
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
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
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
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
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
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
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
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希望广大文艺工
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
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
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
所在。

●“立文之道，惟字
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
善 才 能 成 为 时 代 的 号
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
至美。

●衡量一个时代的
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
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
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
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
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
品。

●以文化人，更能凝
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
沟通世界。

●“志高则言洁，志
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
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
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
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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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运动至今，中国现代儿童文
学及其理论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取得
了辉煌成果。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中国
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
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内蒙古社科院的张锦贻就是这
个领域用自己的一生进行深耕细作的学
者。

一
张锦贻自1951年支边来到内蒙古，

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从此开始致
力于内蒙古儿童文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的研究，从未中断。无论外在
环境怎样变化，她都始终如一密切关注
全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她
站在多民族国家文学发展的立场，对民
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持续追踪
式、整体鸟瞰式的学理性研究。筚路蓝
缕的探索使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
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继《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新论》《发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
学》这些沉甸甸的研究著述之后，2018
年，张锦贻又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儿童
文学》。这部著作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资助，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共
计57万字。该书创作历经16年，是张
锦贻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
集大成之作。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分上下两
卷，上卷主要按照地域如“西北边陲”“东
北平原”“大小凉山至金沙江畔”等对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
状进行记述；下卷则对走进21世纪的中
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行逐年的
跟踪式评述。整部书以2000年为界标，
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民间儿童文学
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少数民族的儿童
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进行了详细的梳
理。可以说有了这部著述，才有了完整
的中华民族儿童文学研究。

二
张锦贻说，“研究少数民族儿童文

学，才能使我们真正地认识中华儿童文
学”。“中华儿童文学”的提法与民族文学
研究中的“中华文学”相一致。刘大先梳
理了“中华文学”这一民族文学研究中的
关键词，认为它作为一个统合了中国文
学内部多样性的术语，它应和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召唤，“具有政治
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思想史背景和现实
关切”。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
张锦贻研究民族儿童文学的重大意义。
对她来说，“显示出包括55个民族的儿
童文学的中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丰富
与深厚、绚丽与奇妙”“显示出中华儿童
文学海纳百川的吸收和创造能力”，正是
她神圣的使命和重大的职责。她所做的
工作，不但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和民族文
学研究空白的填充，更是在新的历史形
势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实践。

在上卷中，张锦贻创造性地采用了
以“地域”为编目的方式，即按“各民族聚
居的状况，由北而南，分成 9个部分来
写”。这是由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居住上
交错杂居又相对集中的客观情况所决定
的。历史上在某一地区一些民族“因彼
此的生活交往、思想交流而在各方面相
互影响，彼此接近”，在当代，“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意识和“民族平等”的氛围更
使民族间的交往交融成为民族生活的重
要内容，这些实际情况都会折射在民族
民间儿童文学和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上
来。因此，按照地域的方式编排，即“写
一个个地区中的各个民族的状态、形态，
在记叙和论述中，突出其创作风貌、风
格，在比较和分析中，凸现其创作特征、特色”，就成
为本书写作的一种智慧选择。

此外，上卷的写作还将居住在一片地区的各个
民族的民间儿童文学也纳入到写作的视野。“新中国
成立以前，少数民族大都没有由作家创作的儿童文
学作品。”但各民族适合儿童欣赏的神话故事、民间
童话、寓言歌谣等等既是民族儿童文学的重要部分，
又是民族作家创作儿童文学的重要源流。所以上卷
在9个区域内部又划分了文体，例如“青藏高原”部
分，分“神话传说”“故事寓言”“歌谣童诗”“民族儿童
小说”等几大类，对这一区域各个少数民族的儿童文
学现象进行贯通古今的立体式梳理。这种研究将少
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历史遗存和当下创作结合起来，
接通了现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根脉，显
示了所生存的地域条件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重大
影响，极大地增添了研究的历史纵深感
和学理严谨性。

三
张锦贻说，“研究少数民族儿童文

学，才能使各民族读者对本民族儿童文
学真正地关心、注意，才能推动、促进中

华各民族儿童文学的共同发展和繁
荣。”从某种程度上说，儿童文学与民族
文学都处于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而这
二者的交叉，即“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
作”“儿童文学的民族性研究”更成为少
有人光顾的“荒芜地带”。张锦贻通过
艺海拾贝式的甄别和选择，独具慧眼地
将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汇集
研究，终使这片荒芜之地变成芳香馥郁
的百花园。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力图将55
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基本情况都囊括
于其中，形成一个完整、具体的中国少数
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地图。同时，“就民
族儿童文学研究而言，总是必须在每一民
族儿童文学的微观特质中来反映总体的
宏观状势。”也就是说，无论是上卷的分地
域考察，还是下卷的分年度布列，都要既
显示出不同民族儿童文学的“多样化、多
层次”创作样貌，还要进行“儿童文学的民
族性”论证与印证。在上卷开篇，张锦贻
首先进行了“民族儿童文学研究中的几个
主要问题”的理论思辨。她提出，儿童文
学的民族性要“与各民族儿童长期生存、
生活于其中的地域环境联系起来观察”，
只有“写出优秀的民族精神，才能在更深
层次上揭示出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中国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是和儿童文
学的现代性融合在一起的”。此外，她还
提出“儿童文学的民族性因语言民族化而
凸现”“儿童文学民族性浸渍在民族儿童
情趣中”等观点。这样，民族儿童文学研
究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座和无限延展的
可能。

与上卷的书写方式不同，下卷“走进
二十一世纪”按照年份对2000年以后中
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景观进行逐
年描绘，同时选取“民族性”的不同的角度
和侧重点，来对当年的创作情况进行整体
评述。这一部分再次彰显出张锦贻灵动
鲜活、与时俱进的研究姿态。张锦贻密切
关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以一个儿童
文学理论家敏锐的感知力，从报刊杂志上
筛选文本、精读文本。同时，随时关注新
人新作，尽力捕捉其作品亮点，以建设的
姿态挖掘作品与众不同的个性及其在民
族性上闪烁的光彩。可以说，正是这位民
族作家的知音，给予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创作者极大的创作自信。对于民族儿童
文学这个茁壮成长的“少年”，张锦贻以博
大的胸襟和慈爱的目光关注着它的一路
前行，同时又以理论的深入掘进为它提供
重要养料。

四
张锦贻说，“研究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的意义，并不只在儿童文学，它使一代代
人都能了解和理解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大
家庭的内涵和意蕴，使民族平等、民族团
结的思想永久地渗进一代一代人的心
里。”

“对纯朴纯真、有勇有志的少数民族儿童的挚
爱”，是张锦贻坚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60
余年的精神动力。张锦贻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大
家庭”的共同体意识。她认为民族儿童故事所反映
的不同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有着共同的基础，
那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其所体
现的民族文化“内在地具有历史传承、整合社会、消
融异质文化的功能”；而在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的创作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也
就是既要“把注意力投向那些极具时代感、历史感，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大事件’”，又要“着眼与着力于
不同民族儿童的‘小天地’”。这样的见识可见张锦
贻在民族儿童文学研究上的的高起点和大视野。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张锦贻关于少数
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集成之作。怀抱着对少数民

族儿童的深情挚爱，怀抱着对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的美好期待，张锦贻将毕生的
精力投入其中，为中国儿童文学奉献了
一部集理性的探索和热情的拥抱、永不
退色的童心和智慧的升华于一体的厚重
之作。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